
“时代楷模”——中药现代化的奋进者王逸平 

 

11月 16日，中宣部在上海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王逸平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

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王逸平生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

党员、所党委委员。他不忘初心、胸怀大爱，始终把解除人民群众病痛作为人生

追求，研发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造福 2000多万患者；他追求卓越、锐意创

新，先后完成 50多项新药药效学评价，构建了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和体

系；他坚韧执着、奋发忘我，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25 年与病魔不懈抗

争，默默无闻投身科研，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中药现代化奋进者之歌。2018

年 4月 11日，王逸平因病在办公室离世，年仅 55岁。 

王逸平又仿佛没有离开，永远不会离开 

他的办公室还在，屋内一切都未曾改变，时间仿佛定格于今年 4月 11日，

一位毕生都在为百姓谋健康的科学家，如常地为新药研发“再战一回”，却耗尽了

自己最后的健康。 

同事同行们继续着王逸平未竟的事业和梦想，他的博士研究生李惠惠噙着眼

泪说：“王老师中断的研究我们一定会完成，这是我们与王老师最后的联系了。”

在“研发老百姓吃得起、疗效好、副作用小的原创新药”的征途上，更多人奋进着。 

 



图说：这张照片是王逸平生前最喜欢的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供图（下同） 

生命有限，好药却可以救人无限 

想不到！怎么会？直到现在，很多同事学生同行甚至亲友，仍然无法接受王

逸平的骤然离世。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突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尽管在而立

之年就被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克罗恩病，尽管越来越频繁和剧烈的疼痛早已告诉

他，病情正在恶化，但是王逸平总觉得自己可以忍受病痛，还有时间可以从事他

心爱的新药研发事业。“这种病就是你越不把它当回事，越不会被它击垮。”他不

止一次这样说。“我至少还有十年时间，还可以再研发两个新药。”就在去世那个

月，他还这样告诉妻子方洁。关于未来的规划，王逸平想的全是药物研发那些事。 

“他曾跟我说，他是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都研究不成一个药。”方洁告诉记

者。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这款应用于全国 5000多家医院，让近 2000万患者受

益的“中药现代化”良药，领衔研发的便是王逸平。那年，他只有 42 岁。在为了

早日研发成功，他不在乎头衔，无法发表大量论文，也没有时间和兴趣申请各类

基金。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成功上市，给他带来了一系列荣誉。然而，王逸平

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研发更多新药好药，帮助更多人解除病痛。 

“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再战一个回合’，能够坚持‘再战一个回合’的人，是不

会被打垮的。我有一个梦想，能做成一个好药，出现在全球医生的处方中。希望

这一天早点到来。”2015年药物所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王逸平如是坚定地告诉大

家。 

 

图说：2015年 6月 28日王逸平在上海药物所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做报告 

他一生都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新药研发，是一条遍布荆棘的道路。从数万个化合物中筛选出候选，再优化

过程中又要合成成百上千的化合物，能够推向临床的，不足一成。十种新药进入

临床，也往往“九死一生”。有人说，王逸平对新药研发的判断有着异于常人的敏

锐。可在和王逸平同学同事、合作时间最长的宣利江研究员看来，做新药靠的不



是直觉，而是不糊弄——不被人忽悠，也不忽悠自己。“一个成功的新药背后是

很多默默的自我否定。王逸平就敢于承认失败，想办法解决问题。”在上市前的

十三年时间里，每年的工作汇报别人都能拿出漂亮的成绩单，可王逸平和宣利江

却年复一年地汇报做丹参的进展。“有时我俩开玩笑说，要不去折腾一个（头衔），

另一个人马上会白他一眼。”宣利江回忆说。 

2003 年，丹参多酚酸盐已经度过“八十一难”，可王逸平却主动提出要做运

动平板实验，很多人心里没底，如果有不良反应，这可是一票否决啊！可王逸平

和宣利江还是坚持要做，好在临床二期、三期和四期都有了不错的反响。 

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是由上海的企业绿谷制药生产上市的，董事长吕松涛

说，新药在企业产业化后，科研人员本可以不再过问。可每当企业遇到问题打来

电话，王逸平和宣利江都会放下手头工作，第一时间赶去解决。丹参多酚酸盐就

好像他俩的“孩子”一般，从出生到成长，一直默默守护。 

除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上市，硫酸舒欣啶进入临床二期，王逸平还带领团

队构建起包括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先导化合物筛选、候选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价、

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等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体系，完成了 50多个新药项目

的临床前药效评价。 

王逸平的合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课题组长柳红，对王逸平

科研的严谨也有着直接的感受。“王老师对课题的推进自始至终很谨慎，他不追

求速度，不停地反复验证结果。在做降脂模型实验的过程中，仅仅药代实验就做

了很多次。” 

命运弄人，他却报以微笑 

命运和王逸平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而立之年，本是大展宏图之时，他却患

上不治之症；让更多人免于病痛，本是他的科研信念，他自己却无法摆脱病痛。

然而，王逸平却对工作和生活报以微笑，亲人、朋友、同事、学生、同行，所有

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他的乐观、幽默、细致、暖心所感染。 

 



图说： 2016年 10月 18日王逸平在办公室为植物浇水 

今年 4月 9日，药物所召开了今年第一次学位会，让大家意外的是，平时很

少迟到的王老师竟然晚到了好一会，当时他面色很不好，步履也很缓慢。尽管如

此，王逸平在会上表示，赞成通过关于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待遇的条例，希望学

生能有更好的生活。“现在想来，王老师是忍受了多么大的病痛啊！”药物所研究

生教育处处长何敏说。 

30 岁那年，王逸平被查出患有克罗恩病，手术切除了 1 米多小肠。没有合

适的治疗药物，这是一种人类尚不明机理、无法治愈的免疫系统顽疾，学医出身

的王逸平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王逸平有一本工作笔记，上面也

记录着他发病过程的点点滴滴。“腹痛、便血”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日记里，出现频

率最高的文字。 

可是，除了挚爱的妻子和最好的朋友，谁都不知道他的病情。 

他的同事们不知道。在大家面前，王逸平总是乐呵呵的，对谁都客客气气。

“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病。我曾和他出差多次，他经常在午饭或晚饭间

把自己关在房间，原以为他不善交际、不喜欢应酬，却不知他那时正躲在房间给

自己治病。此时想来，真后悔对他的关心太少。”药化党总支书记张翱研究员如

是说。 

他的学生们不知道。王逸平长期担任药物所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常与同

学们分享新药研发的经验和感悟，深受大家的欢迎。每次上课需要站立近 4个小

时，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常常说我脸怎么那么肿，一定要抽时间去

验个小便，健康要紧。”和他一起长大的表姐丁玮，直到王逸平离开才知道这个

骨瘦如柴的弟弟已经和病魔斗争、赛跑了 25年。 

王逸平对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很关心，有一次，他收到了女儿从美国送来的生

日蛋糕，就对学生说，“只要你记得他们，父母就会很高兴。”每逢年节，他就会

给学生发些额外的津贴，让他们带点礼物回家。“王老师很怕麻烦别人，出差都

是他自己订票，到了当地也是自己打的。”王逸平课题组职工沈子婴说。 

对自己，王逸平却极其节俭。当大家早都用上了苹果手机时，王逸平却还在

用基本款的诺基亚，手机上的按键掉了还在用；小轿车顶上内饰都坏了，他却觉



得不碍事没必要换，本来，当年买车学车便仅仅是为了接送心爱的女儿上学放

学…… 

晚霞灿烂，请等待我们的好消息 

妻子方洁还记得，大学时期的王逸平总是那么阳光。那是个交谊舞流行的年

代，王逸平最喜欢的曲子是《友谊地久天长》，两人的结缘也正因为此。作为最

清楚王逸平病情的人，方洁劝他不要再出差，可他不置可否。“最早是我给他注

射的，后来他就自己给自己看病，连针也自己打。” 

女儿王禹辰曾经想象着，四年没来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能来参加自己的毕业典

礼。她还记得小时候，每年暑假爸爸都会带她出去旅游，她还记着爸爸每天早起

送她去上学，她还记着自己写完论文总会第一时间给爸爸看……可这次，爸爸失

约了，在她的毕业典礼上，只有妈妈，和爸爸的护照。 

 

图说：2006年 7月 4日，王逸平在自己的办公室 

一束束菊花，静静地摆在王逸平办公室的门口。 

药物所的同仁们悲痛地说，我们是何其有幸，能与王逸平相识相知，我们又

是何其不幸，这么早就失去了他。工作笔记上整齐地列了科研项目的推进计划，

还等着他去安排；朋友从香港给他寄来的药品刚刚到，他却永远用不上了…… 

追悼会那天傍晚，漫天晚霞似是王逸平的笑容。原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党委副

书记厉骏在朋友圈里写道，“那天黄昏，我看到了壮丽的晚霞。我在心中告慰逝

者，你为苍生谋福，历尽艰辛，又将彩霞般的灿烂笑容留下来陪伴我们，我们会

在有晚霞的时候来看你。王逸老，我们永远怀念你。” 

“所有与王老师相处过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各自有一个王老师的‘沙漏’，而

我的这个沙漏里，装满了他勤奋、严谨、坚忍的工作作风，装满了他对我学习上

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心。”回忆起恩师的点滴，药物所博士研究生李惠惠又一次

哽咽了，“这个沙漏会一直在我心里，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生活中

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重温他的教导和鼓励，以满满的信心，‘再战一个回合’。” 



王逸平生前进行的口服硫酸舒欣啶片剂已完成二期临床试验，抗脂与抗动脉

粥样硬化药物的研发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丹参多酚酸盐口服化的研究也似乎看

到了新的曙光。今年 7月，张江药物实验室成立，将争取在 2025年前达到每年

3-5 个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的科创产出水平，并有 2-3 个创新药获得药证，王逸

平的“战友”们正在为此默默努力。是的，再战一个回合，为了人民的健康！ 

 

王逸平的故事，要从 1993年说起。 

那一年，他 30岁，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最年轻的课题组组长； 

然而，他被自己的医生同行们，诊断出患有不治之症——克罗恩病。 

 

其实，王逸平也是想做医生的…… 

1980 年，改革开放第三年，王逸平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按照学制，王

逸平未来应该是悬壶济世的临床医生。 

而命运，在大学期间，发生了“神奇”转弯。 

毕业实习期间，王逸平进入癌症病房做临床医生，在这里，他遇到了“生死”。 



 

 那天，王逸平正在例行巡房。当走到一位患者面前时，这位老大爷突然举

起枯瘦的手，紧紧抓住王逸平，用颤抖的声音说“医生救救我……”这声音里全是

哀求和绝望，而实习医生王逸平，除了安慰，给不了他一丝希望。 

 

虽然曾经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但此时此刻，王逸平无能为力！

就算成为医生，他依然无能为力！ 

因为，没有“药”！ 

有病，没药——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 

没有药，医生就像赤手空拳的士兵，必败无疑；没有药，重症病人就像跌入

命运的深渊，诊断书就是“死亡通知单”。 

病房里的偶遇，面对生死的无力感，让王逸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我要做药！ 

 

本科毕业时，当同学们都在准备“毕业宴”、“散伙饭”时，王逸平跨专业考取

了药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要做药”，王逸平无比坚定，可是做出一个新药，又何其艰难。 



战场上，有一种士兵叫做空降兵，从来就要面对包围； 

医药行业，也有这样一群人，天生要承受失败，这就是新药研发。 

在欧美生物医药领域，有个“双十定律”，即“十亿美金，十年时间”。 

花费十年时间、投入十亿美元，是研发新药最起码的门槛。而且，这张巨额

“支票”并不保证一定会成功兑付，很多科研工作者，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出一个新

药。 

 

对这样的概率，王逸平早有心理准备，以至于他对药理学毕业的学生们，总

是大讲“失败学”。 

他讲得非常坦然，“药物研发的成功，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种坦然面对失败的勇气，是来自当年癌症病房里，老大爷的泣血哀求；而

没想到的是，1993 年，他收到了命运发出的“残酷玩笑”——身为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的王逸平，得上了一种无药可治的病。 

他患上的克罗恩病，直到今天，还不清楚发病机理，也无法治愈。患者经

常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伴随并发症产生，通常需要手术治疗。但是，

手术后复发率很高，随着病程延长、年龄增长，克罗恩病的死亡率也随之增高。 

 

克罗恩病当时在中国还比较少见。在弄清楚自己身体状况后，王逸平打开了

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用一名医生和药理学家的严谨，做了如下记录： 

“1993年 9月 22日，硬膜外麻醉，剖腹探查，手术结果末端回肠切除 80厘

米，升结肠切除 20厘米，病理诊断为回盲部克罗恩病。” 



 

生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可以尽情畅想的期货；而对于王逸平来说，却更

像过一天少一天的现货。 

写下这段文字后，王逸平很清楚自己的选择——提速。 

他可以接受“不治之症”，却无法接受生命的无效磨损和折旧，他还是想做

药，做国产原创的新药！ 

然而，王逸平没有十亿美元做资本，他更不敢想能在十年里，完成研制工作。

他只能给自己提速，朝夕必争，向死而生。 

从此，王逸平拖着病体，过上了“127”的生活——每天工作 12小时，一周 7

天。只要不出差，他每天七点半一定出现在上海药物研究所，每晚八九点下班已

属正常，总要工作到深夜 11点多，周末也是如此。 

 

因为他要做的这款新药，关乎 3亿中国人的健康！ 

对于疾病，我们一直认为，癌症是最可怕的杀手。实则不然，心血管病才是

真正排名第一的“健康终结者”。 

仅仅在去年，我国心血管病患者人数，就达到 2.9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

节节攀升，死亡率也非常惊人。可以这么说，每 5 例死亡病例中，差不多有 2

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而王逸平就是在向这个“健康终结者”宣战。 

他和研究团队从中药丹参下手。《神农本草经》上记载，丹参“味苦，微寒，

主心腹邪气”，有扩张冠状动脉的功效。 

为了破解这种药效，王逸平带领研究团队，做了无数次药理实验，终于成功

分离出丹参乙酸镁。 

 

王逸平大胆推测，这就是丹参中，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主要成分。 

很多同行说，王逸平对做药“有感觉”、“意识强”。可他自己清楚，这种感觉

和意识，是无数次实验失败后，积累而来的。 

新药研发就是在披沙拣金，在数万个化合物中，只能发现一个候选化合物；而选

出的候选化合物，只有 10%能进入临床；进入临床后，最终也只有 10%能成为

药物。 

不是“百”里挑一，而是“百万”里挑一。 

而且，王逸平做的还是现代中药，要沿循西药模式研发，这无疑带来了更大

的挑战和困难。 

王逸平和他的研究团队，整整用了十三年，历经无数次失败，才把丹参乙酸

镁，合成为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并且进入临床试验。 



 

接下来面临的关键问题，谁先来试药？ 

王逸平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撸起袖子，他当时话语朴实——药，安全可靠，

就敢用在自己身上。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

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

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千百年来，也不缺敢以身试药的人，这是刻进中国医生骨子

里的悲壮！ 

 

2005 年，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终于投入临床应用。迄今为止，

已经让 2000多万患者受益。新药成功是别人的梦寐以求，而王逸平并不满足，

他开始研发下一代心血管药“硫酸舒欣啶”，他“要做全球医生首选的处方药”。 

可是，生命沙漏正在飞速流逝。 

在研发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十三年里，为减少克罗恩病带来的腹泻，王逸

平尽量不喝水，这让他患上严重的肾结石。 

疼起来时，他必须平躺在硬木板上，一躺就是两小时。 

其实，早在 1999年，王逸平就意识到病情急转直下，他在笔记里提到，在

一次出差途中，甚至感觉自己不能活着回来。 



 

当他继续攻克新药“硫酸舒欣啶”时，病痛已经达到了极限，克罗恩病和肾结

石，像两把锉刀，在身体内来回拉锯。王逸平不得不注射大量缓解痉挛的药物，

给自己争取时间，“再有十年时间，我还想再做出两个新药。” 

这一切，都被王逸平用一位科学家的笔触，清晰而冷静的记录下来： 

 

…… 

“2010年 6月 20日下午有血尿，晚间腰酸腹痛。用热水泡浴，腹痛至 23日

缓解。” 

“2011年 8月 26日，由于持续性腹泻体重下降明显，至 91-93斤，取消欧洲

出国之行。” 

“2018 年 3 月 26 日，今年以来上腹部间歇性疼痛时有出现，中午餐后经常

会出现痉挛性疼痛。”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从 1993年到 2018年，王逸平留下的病情记录，只有 185篇，“疼痛”、“腹

痛”出现过 42次，“便血”、“尿血”6次，痛醒出现过 6次。如果不是疼得受不了，

他不会记录。 

这份记录就停在了今年的 3月 26日。 

2018年 4月 11日，55岁的王逸平走进办公室，再没有走出来。 

他倒在沙发上，面前是一支止痛针，办公桌的备忘录上，有他写下的备忘录： 



2018年 4月 14日“武汉，肾脏药理会”，4月 15日“返沪”。 

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 

 

实际上，这本记录病情的工作笔记，是在整理王逸平遗物时发现的。直到他

去世，我们才知道，25 年来，他竟然一个人，默默忍受病痛折磨；而他研发的

新药“硫酸舒欣啶”已经完成二期临床试验，获得了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

家的发明专利授权，即将救助更多的人。 

在他的遗物中，还有一张永远不会到达的飞机票。那是王逸平准备在今年 5

月，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2018年 4月 21日，上海药物研究所为王逸平举行了追悼会。 

那天，有 700多人前来送他最后一程，有中科院科学家、有医药界同仁、有

他的学生，还有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 

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是自发前来。 

大家念及 25年来，王逸平独自承担病痛、忍受折磨时，都泣不成声； 

而回忆往昔，却发现记忆中的他，始终是一张笑脸，这笑脸背后是紧咬牙关

的坚毅； 

我们认为的痛苦，应该是叹息和哀怨，王逸平告诉我们，我们错了。 



 

 当大家带着悲痛，送别王逸平时，天空出现了最壮丽的晚霞！ 

 

丹参，传说是原长在东海无名岛的仙药。要取此药，必经过暗礁漩涡，艰险

犹如闯鬼门关。 

有个至孝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勇闯东海采药，这才把丹参带了回来。由

于这种仙药凝结了少年的一片丹心，于是便给它取名“丹心”。 

后来，“丹心”流传成了“丹参”…… 

 



 


